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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轶事
见习记者 陈佳欣

有人 说他 是 “文坛 巨

星，学界泰斗”，有人说他是

“百科全书式的权威”，学融

中西、道贯古今的施蛰存的

确受之无愧。他一生的学术

成就被称作“北山四窗”：东

方 文学研究的“东窗”，西方

文学翻译之“西窗”，文学创

作谓之“南窗”，金石 碑版研

究开启了“南窗”。而且，除

了“大学家”的身份之外，他

独特的 人 格 魅力同 样 令 人

敬重。当我们俯拾那些逸事

旧闻，或许会不经意地窥见

他人 格的“四窗”：浪 漫、仗

义、风趣、率真。

施蛰存简介
施蛰存 ：（1905 年 12 月 3 日—— 2003 年

11 月 19 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

家、学者。原名施青萍，笔名 青萍、安华、薛蕙、

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1905 年 冬出生

于杭州，1912 年 春随父母 迁居松 江。 从 江苏

省 立第三中学（今松 江二中）毕业后考入杭州

之 江大学，后 来又转入上 海大学 、大同 大学、

震旦大学法文特 别班学习。20 世 纪 30 年 代，
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 作小说

《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等，被海内外学术界

誉为“中国现代 派小说的 先驱者”。 由他主编

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

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

爆发后 ，他曾先后 执教 于云南大学、厦门 大

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并从事散文创 作和

欧洲 文学翻译。 1952 年 以后他任教于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致力 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

的研究工作。 鉴于其在文学创 作和学术研 究

上的贡献，1993 年 施蛰存被授予“上海市文学

艺术杰出贡献奖”。

松江“文学工场四剑客”
1927 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广州、武

汉、南京、上海各地，国民党右翼分子纠集了一

群气焰嚣张的打手，突袭了国民党左翼党部和

中共地下党部，无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

命群众被逮捕和枪杀，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在

城市的上空。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纷纷撤离

震旦大学校舍，各自回家暂避。岂料当戴望舒
和杜衡回到杭州老家时，却发现那里国民党反

动派更加猖狂，杭州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

是他们相约来到施蛰存家中避难。
其实施蛰存打从学校回到松江家里之后

也是闷闷不乐，总嫌一个人看书怪孤单的，连个

可以一块切磋讨论的同伴都没有，这时见到昔

日同窗顿觉喜出望外，立即把家里的小厢楼收

拾一新，请两位朋友搬来同住，还提议把这里当

作“文学工场”。三个人于是闭门不出，在静静的

小厢楼里读书闲谈，翻译外国文学，没几个月，
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海涅的《还乡集》、显

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的中译本就在三

人手中诞生了。
而“文学工场”第四位成员的加盟就颇有

些戏剧性了。1928 年初，戴望舒收到了来自北

京的一封信。施蛰存侧身张望了一下信封，随

口问道：“冯雪峰这名字听上去挺熟的，《春的

歌集》是不是他写的呀？”

“没错，就是他。七月份我不是正巧在北京
吗，我就是那会儿认识他的。这个人特别有意

思，跟他聊起我们三人在你家小厢楼上办‘文

学工场’，他就直呼我们仨‘松江三剑客’。”戴
望舒边说边展开信纸，不禁笑起来：“哎呀，难
不成我们要组成‘四剑客’啦，冯雪峰在信上说

他打算南下，想在松江歇歇脚，蛰存你看怎么

样？”
施蛰存满口答应：“欢迎欢迎，我马上在小

楼上新安一张床，随时恭候他大驾光临。”说着
又催促戴望舒给对方复信确认。
可过了几个星期，冯雪峰却回信说，南归

计划受阻了，原因是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位风

尘女子，两人情投意合，决定携手远走高飞。
要为这位红颜知己赎身得花 400 块钱，这令
他这个穷书生十分犯难，无奈之下只得请求

“三剑客”慷慨解囊以解他燃眉之急。读罢这

封信，戴望舒早已目瞪口呆，脸涨得通红，别

过头悄悄打量施蛰存的反应，只见他面无难
色且不假思索就朗声说道：“冯雪峰对这个姑

娘如此情有独钟，我看她肯定不同寻常，说不

定还是红拂女、柳如是那样的人物，我们怎么

能棒打鸳鸯呢？”说罢他就把自己在中学任
教时积攒下来的 200块钱取了出来，要知道

他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不过 70 多块钱。刚才还
神色尴尬的戴望舒和杜衡心头那股“浪漫主

义精神”仿佛一下子被施蛰存点燃了，两个人

也想方设法凑出了 200块钱，一起拿到银行

汇给了冯雪峰。
几天后，得知冯雪峰已经顺利抵沪，三人

兴冲冲地乘早车赶到上海接他。可出乎众人意

料的是，迎面走来的冯雪峰一个人提着行李，
身边没有女眷相伴，施蛰存见状迫不及待地上

前问他：“那位姑娘没有来吗？是怕我不收留

吗？”
冯雪峰望着施蛰存严肃的表情，一下子哭

笑不得：“哎呀，哪会有姑娘愿意跟我走啊？我

其实是想帮几个朋友离开北京筹一笔钱，当时
只是一时兴起，就随口编了个浪漫故事，哪里
知道你们一直记挂在心上……真不好意思，和
大家开了个这么大的玩笑。”

“哦，原来如此啊。”施蛰存不怒反笑，“冯
雪峰啊，我只知道你写诗有一手，想不到你还
挺有小说创作的天赋嘛。”
“对呀，我的小说就叫《云间三剑客解救

京城茶花女》，听上去还蛮有传奇色彩的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早已笑作一团。
回到施宅小厢楼里，四人重整旗鼓投入到

著书译文中。这个小小的“文学工场”前后仅

仅存在一年，却是我国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
心理小说的主要诞生地，也是施蛰存文学道路
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驿站。

施蛰存与沈从文交谊拾趣

四腮鲈鱼酬知己
在1927 年白色恐怖威胁下被迫南下的

并不只有冯雪峰一个人。沈从文、姚蓬子
、
丁

玲、胡也频等进步青年都在那个时期先后来

到上海。经冯雪峰介绍，施蛰存与他们渐渐熟

识起来，而他与沈从文相知特别深。1929 年

10 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家乡松江举行婚礼，
这些文艺界的朋友纷纷从上海赶来贺喜。沈

从文手捧一卷装裱精致的横幅，笑吟吟地恭

贺好友新婚之喜：“蛰存，今天是你的大喜日
子，我代表丁玲、胡也频为你写了一副贺词，
打开看看吧。”施蛰存连忙展开横幅，凝神端
详，鹅黄洒金笺的纸面上沈从文的草书清逸
潇洒：“多福多寿多男女”。这句贺词出自“华
封三祝”，原句应是“多男子”，沈从文为求祝
福更周全，就颇为贴心地小改一字，施蛰存见
状不由会心一笑。“大家费心了，赶快里边请。
待会我要隆重推出一道美味佳肴，只有在我

们松江才吃得到。”
这到底是道什么菜？满座宾客正在猜测，一

个热气腾腾的铜锅被摆上了桌，顿时鲜香四溢。
“这就是我们松江名产四腮鲈鱼，是十月新鲜上市
的呢，大家别客气，赶快来尝尝。”

呷一口醇厚浓滑的鲜汤，嚼一块嫩滑剔透
的鱼肉，再在杯中斟满美酒，宾客尽情享受着四
腮鲈鱼的美味。“今日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
鳞，状如松江之鲈。”在一片微醺的气息中，沈
从文竟摇头晃脑地吟诵起《后赤壁赋》来。“我今

天总算尝到了让曹孟德和苏东坡如痴如醉的松
江四腮鲈鱼，果然名不虚传呀。”这一席酒，大

家都吃得谈笑风生，久久不愿散去。饮至晚上九

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

车回到上海。

地摊铺上觅宝贝
1937 年，两人又在昆明重新聚首，对文

物颇有研究的沈从文就理所当然担负起了逛
夜市、淘古董的“参谋”。昆明有一条福照街，
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

荒收旧者，每个地摊都点了一盏电石灯，绿色

的火焰照得地面亮亮的。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

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他们看一眼就走过，
但沈从文“慧眼识珠”，常有意外的收获。有一

次，他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

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说：
“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

骏图’”。原来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
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

的瓷盆。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

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沈从

文立刻劝施蛰存买下：“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
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
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果不其然，施蛰存
后来把绣件送给了林同济夫人（她是位美国
人）做茶几垫子，特别受欢迎。
在福照街夜市上，两人最爱去的就是古董

摊子。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
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

理石的雕件。巧合的是，两人都对缅刀和缅盒
情有独钟。沈从文未来昆明之前，施蛰存已买

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
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沈从文见了把玩不
已，对施蛰存的眼光赞不绝口。施蛰存就爽快
地答应沈从文下次陪他再去福照街“寻宝”，一

定要找个一样的缅盒回来。从松江到昆明，施

蛰存和沈从文虽不可谓亲密无间，却有着至交

间难能可贵的默契。

施蛰存教授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期间

留影（1938 年）

施蛰存教授在愚园路寓所（1 993 年 ）

在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上，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给施蛰存教授

颁奖（1993 年）


